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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应接近泥土，不是高高在上的空；诗意当如大海，海边需有诵经
人。 ——袁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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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霞

自由撰稿人。

·语丝

单纯快乐波尔卡
□王春霞

李秋生

任丘市作协会员。

小画书
□顾开河

顾开河

河北省作协会员，任丘市作家协
会主席。在国内各级报刊发表小说、
纪实文学60余万字。出版有作品集
《追捕杀手》。

脑海中突然冒出一句：我像一只
出笼的鸟儿，展开翅膀向北飞去……
同时浮现出一个圆脸蛋儿的小男孩
儿，是的，这个人叫潘冬子。

上小学前后，我收藏了很多连环
画，我们称作小画书，满满一箱子。有

“文革”前的名著，有“文革”期间的阶
级斗争故事，有战斗英雄事迹等等，这
本《闪闪的红星》是其中之一。觉得这
本书是个分水岭，此前的大多是素描
线描，也就是毛笔白描，像《连环图画
三国志》《梁山泊》等。任丘的夏连雨老
师，创作连环画《马本斋》，就是这种画
法。后来就热闹了，水墨、水粉、水彩甚
至木刻、漫画，各种手法纷纷出现，电
影截取几个镜头，也弄成小画书，记得
有《奇袭白虎团》《苹果熟了的时候》等
等，我不爱看此类的，从心里觉得不正
宗。

这是 20世纪 70年代初，我刚上小

学一二年级。父母都是教师，我识字较
早，小画书里的文字，看着图画连猜带
蒙明白个大概。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没
有手机没有活动，有小画书看，是一件
多么奢侈的事情。

《闪闪的红星》出版于 1970年，作
者李心田。写的是江西革命根据地的
故事，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留下来的一
个红军后代潘冬子，和恶霸胡汉三艰
苦斗争，逐渐成长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这本书后来拍成电影，电影插曲影响
至今，分别是《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
歌》《映山红》，看到这些名字，你是不
是记起了某个旋律？“小小竹排江中
游——红星闪闪放光彩——夜半三更
呦盼天明……”这几首歌曲，我都在课
堂上学过。

我像一只出笼的鸟儿，展开翅膀
向北飞去……潘冬子从米店逃出来
后，看到山爬山，遇到河过河，一直向

北走啊走啊。他不甘欺辱，和一个地
主老财打了起来，因年纪太小，被打昏
扔到野外。一个大伯救了他，大伯的儿
子也是红军。潘冬子养好伤继续北上，
终于找到部队，成长为一名革命军人，
打死了恶霸胡汉三，替被烧死的妈妈
报了仇，也找到了自己的父亲。

真是老了，原来的事儿记得清，现
在的事儿忘得快。一句儿时从小画书
上看到的话，记忆犹新。我不知道自己
该为留住童年的记忆庆幸，还是为现
在的提笔忘字悲哀。

淀里的冰就要融化，冬天用的“拖床”已
经拉上岸，开淀船就该下水了。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透过柔软的柳枝
看到淀边堤坡上六七十岁的老人们仨一群俩
一伙围着一只只木船在收拾修整。我走到近
前和几个收拾船的老人搭讪“这捻船的活儿，
年轻人都不会干了。”“谁还干这个？机器船、
摩托艇开着多畅快。人老了，船也破旧得快要
不得了。”其中一个说。

经过一年的风吹日晒、磕碰水浸，有的木
船船板糟坏了，出现渗水漏水。把坏了的船板
拆下来换上新的板材，用船钉固定好。然后是
抹灰、捻麻、压灰、搓桐油。“捻麻”是用锤子击
打平头凿子把麻油膏（也称麻板）填充到抹了
灰的船板缝隙以加固连接和防漏。“捻麻”这
个活儿在修理船的过程中是最关键和技术含
量最高的工序，因此修理船通常又称为“捻
船”。过去为了保证船“捻”的质量好，要雇请
专业的“捻船”师傅来做。

白洋淀的人们把制作木船叫做“排船”。
和“捻船”一样，用的木板一般选用槐木板
材，因为槐木木性坚韧耐腐蚀且硬度适中。
经过破料、断料，合理搭配先制作出龙骨，再
用板材填充。用“骑马钉、千斤坠、丁字钉、
倒拉钉”等不同样式、规格的铁钉把板材勾
连。之后的工序就和捻船相同。木船因制作
工艺复杂，而且木料相对缺乏，不轻便耐用，
多被铁船、玻璃钢船取代。现在只有“庄子
上”的王家寨、马家寨等水村偶尔还能见到

“排船”的。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刚刚开始。

父亲又拾起了他的老行当撑船去“庄子上”
卖盆。木船对他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所以他
特别注意对船的维护和保养。每年吃了初
一饺子。初二，父亲就把梁沟一村的捻船师
傅李老捆请来给他收拾“四仓”船。老捆背
一个专用木工箱子沿大堤走过来，箱子里
装满了锛凿斧锯、规矩、墨斗等木工工具。
父亲早已在堤上等着。两个人站在堤上，父
亲介绍船的大概情况。老捆师傅点着一袋
烟边抽边“哼哈”地应着。一袋烟抽完就开始
下堤干活了。

老捆师傅四十来岁，短八字胡，下兜齿，
不爱说笑，干起活来认真熟练，从不“耍奸蹭
滑”。他清理船的糟板、抠缝，丈量板材、破板
补缺。父亲把白灰桐油在盆里混合成灰油膏
备用。糟板换好，开始在缝里抹油膏。父亲又
把丝麻、桐油、白灰混在一起放在堤坡的石
块上，用斧子反复用力砸，直到把丝麻砸碎
和灰油混合成较硬的板状。老捆师傅偏腿坐
在船上，左手扶着平头凿子柄，右手拿锤子
敲击凿子底部，把麻板打入缝隙。随着锤子
一次次落下，发出“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叮
叮叮叮当。叮当当。叮当当，叮当叮当叮当
当”的声音。这声音就像一首优美的乐曲在
堤边回荡。

船缝捻好了，老捆师傅把油膏放在托板
上，用木棍把油膏抹在捻好的船缝和连接船
板铁钉的凹槽里。到中午母亲已经做好了饭
菜。父亲和老捆师傅喝上几两酒，吃了饭，拉
会儿呱儿接着干活。

根据船损坏的程度需要师傅干两三天的
时间，师傅活就完成了。父亲给老捆结了账，
他背着木工箱子去给已经约好的别人捻船
了。剩下的活由父亲自己来干。等船晾晒几天
油膏凝固了。父亲就用布纤维团沾了桐油仔
细地在船体上来回擦三四遍，让桐油滋润到
木板里，直到整个船体油光发亮。用苇箔将船
盖上透风遮光。在船旁边走过就闻到一股桐
油特有的芳香的味道。

过不了几天，淀里的冰整个化开了。叫
几个年轻人把船抬到水边，地上垫上苇子
把，顺势一推船就漂在水面了。这时父亲的
脸上充满了喜悦。他又准备撑船到“庄子上”
卖盆了。

捻 船
□李秋生

闲来翻看了一下2022年维也纳新
年音乐会的节目单，总共18首乐曲里，
有六首圆舞曲、六首波尔卡、三首进行
曲和三首其他，其实以往的节目安排
也大致差不多，都是圆舞曲和波尔卡
各占三分之一左右，进行曲和其他是
剩余的三分之一。

圆舞曲我们知道了，那波尔卡又
是啥呢？——这波尔卡呀，也是一种舞
蹈形式。要知道，老施家族的音乐创作
大部分是为舞会服务的，乐曲要服从
舞蹈的需要，大家要跳什么舞，他们就
提供什么样的乐曲，所以老施小施的
创作，大致都是圆舞曲、进行曲、波尔
卡和其他舞曲。

波尔卡和圆舞曲同是源于民间，
圆舞曲源自奥地利乡村，波尔卡则源
自捷克的乡村。据说在1833年的时候，
有一个捷克的音乐教师利用周末休息
时间去乡村采风，偶然碰到一个小姑
娘正跟着一首民谣歌曲跳舞呢，花季
少女轻快迅捷的舞步让他眼前一亮，
就连曲带舞都带回了首都布拉格。那
时候的欧洲，从宫廷到民间几乎天天
都有社交舞会，舞蹈的形式却有限，华
尔兹跳久了也会腻烦，所以一个新的
舞步肯定会受到关注，尤其它还那么
欢快那么富有活力，那肯定就像当初
的圆舞曲一样会迅速风靡，所以，十年
时间里，布拉格、维也纳、巴黎、伦敦至
整个欧洲，然后美洲，波尔卡的舞步遍
及各处。最爱跳舞的维也纳人当然是
其中最热诚的拥趸了，你单看小施100
多首的波尔卡乐曲产量，就知道维也
纳人跳舞有多疯狂了。

波尔卡英语这样写：Polka。
在它的原产地，捷克的东波西米

亚地区，Polka就是“一半儿”的意思，这
种舞蹈是一种快速的碎步舞，半步半步
地跳跃。——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
这样的体验：在我们无忧无虑的童年，
有时候我们的跑是一步一颠的那种跑，
迈出一步后要单脚跳一下再迈出下一
步，还有时候会横着跳着跑，身体的朝
向跟前进的方向成 90度角那种，总是
一只脚跨出，另一只脚跟着错步跳，这
都叫“连跑带颠儿”吧，那真的是满心欢
快又精力无穷的孩子们才会有的步伐。
我不懂舞蹈，但是觉得那种步伐应该就
是波尔卡最基础的舞步了。所以说波尔
卡是一个乡村少女的发明，我马上觉得
这传说肯定是真的，未经世事的孩子
才会不自觉地跳出那样单纯的欢乐的
生机勃勃的舞步，波尔卡的风行，难说
不是成年人对童年的怀念呢？——这
是我的臆测了，呵呵。

波尔卡在风行之初，像圆舞曲一

样，也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它太活跃
太欢快太热烈太奔放了，不够优雅端
庄尊贵。举个例子：大家还记得1997年
的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吗？穷小子
杰克拿着打牌赢来的三等舱船票登上
了泰坦尼克号，意外救下了想跳海的
特等舱贵族小姐露丝，于是受邀参加
了一场头等舱的晚宴。这场晚宴的背
景音乐你一听就知道——如果你看过
我上一篇文章的话——就是大名鼎鼎
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但是这晚宴
里充满了贵族阶级的礼仪规矩和矜持
拿捏，所以杰克用小纸条邀请露丝去
三等舱参加了一场“真正的 party”，在
那里，他们大喊大叫兴高采烈跳起的
舞蹈，就有波尔卡。我搜了一下曲名，
叫做《JohnRyan'sPolka》。头等舱的《蓝
色多瑙河圆舞曲》是正规管弦乐队演
奏，服务于新老权贵阶层；三等舱的波
尔卡，是风笛和手风琴系列伴奏，属于
底层百姓的自娱自乐，这里就有很明
显的阶层划分了。泰坦尼克号的故事
发生在 1912年，距离波尔卡初登欧洲
城市舞厅已经过去了 70多年，编导们
这样安排，肯定是做过考证的吧。

波尔卡曲风欢快幽默，题材也各种
随心所欲，听上去就觉得很好玩儿，比
如《闲聊波尔卡》《电闪雷鸣波尔卡》《叽
叽喳喳波尔卡》《铁匠波尔卡》《微笑波
尔卡》《无忧无虑波尔卡》等等，据说波
尔卡到美国后被玩儿得更嗨，取名字就
更自由，诸如《天堂没有啤酒波尔卡》

《我家里已经有老婆了波尔卡》《喝一瓶
啤酒究竟要打多少嗝波尔卡》以及《太
肥波尔卡》等等，满满的市井生活气息。

听《闲聊波尔卡》，你能迅速想象
出一群女人围在一起叽叽喳喳说话的
场景，一会儿交头接耳指指点点，一会
儿嘻嘻哈哈大声喧哗，感叹生活里那
些幸福的小瞬间、抱怨家庭里那些幸
福的小烦恼，人人都抢着说话，各种吐
槽，齐声大笑……女人们扎堆儿聊得
很嗨很快乐的时候基本都这样，聊天

儿的基调一定是轻松的、欢快的。
听《电闪雷鸣波尔卡》，你马上就

能感觉到风雨欲来、雷电交加的紧张，
能感受到人们互相叫着笑着跑着躲雨
的急切和被雷电激发得兴奋；旋律一
直是活泼欢跳的，连那些室内隔着门
窗看雨的人，也在兴奋地大惊小怪着
一个雷又一个雷、一道闪电又一道闪
电，像孩子一样：快看啊！打雷啦！打闪
啦！这雨下得好大啊！

听《铁匠波尔卡》，从第一声铁锤
敲击铁砧的“叮——”起，就觉得铁匠
是个幸福的职业，打铁是件好快乐的
事情。演出时铁锤铁砧的出场亮相让
西装革履的严肃乐队也变得随和可亲
起来，有些演出甚至故意在铁匠敲击
铁砧的环节编排一些诙谐搞笑的插
曲，就为让大家一乐。

……
没错，波尔卡的曲风就是为让了大

家快乐，它不负责承载深刻的思想和其
他更复杂更厚重的情感，它就是快乐，单
纯的快乐。你可以说这快乐是浅白的，是
市井的，是生活化的，是普罗大众的，但
是快乐这种情绪本身，有阶层的不同吗？
我们是不是随时都在祝大家也在祝自己
快乐？它确实是人人都能享受、都能领会
的呀。所以，波尔卡一百多年流行不衰，
跨越山河湖海传遍世界各地。

你说你不知道，你说你从没听过波
尔卡吗？曾经大热的《甩葱歌》听过吧？
那就是从芬兰的一首《IevanPolka》（伊
娃波尔卡）改编来的。听一下，熟不熟？

你说你不喜欢太闹的乐曲，电闪
雷鸣的，容易心跳不好，那推荐你听一
首《单簧管波尔卡》吧，安静又欢快，听
不腻的。


